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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杂技比赛主要赛场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摩纳

哥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赛、法国“明

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并称国际三

大杂技赛场。

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赛

一年一次的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

赛已经举办了29届。比赛由组委会挑

选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品马戏节目角逐

“金小丑”奖。“金小丑”奖也是国际杂技

界至高的荣誉。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

赛以传统杂技节目、马戏、滑稽、魔术为

主，每年的赛事种类繁多、竞争激烈。

法国“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

法国巴黎“明日”世界杂技节始于

19世纪中叶，是著名的冬季马戏赛场

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 27 届，其奖项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被视为青年演

员的崇高荣誉。每年年初举办的“明

日”与“未来”（青少年组，已办18届）世

界杂技节本着创新、发展、培养新人的

宗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佼佼者。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设“金

狮奖”，始创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

届，至今已举办 10 届，被誉为世界东

方国际杂技大赛场。

相关链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国杂

技在广阔的国际赛场上叱咤了 30 多年。

自 1981 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中国杂技屡

获殊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杂技共获得

国际赛事的首奖、金奖 150 余项，几乎摘取

了国内外所有顶尖杂技赛事的最高奖项，

中国因而被誉为“世界杂技大国”“世界杂

技金牌储藏库”。就像中国乒乓球一样，

中国杂技在国际赛坛上的领先位置一度

难以撼动。

然而 2011 年，在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

杂技比赛和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比赛两

大奥林匹克级国际杂技赛场上，中国 4 个杂

技团选派参加比赛的节目只获得了蒙特卡

洛的两个“银小丑”和法国巴黎赛事的银奖

与铜奖。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是个偶然，

然而纵观近几年的国际竞争格局，答案并

非如此。

近 10 年来，伴随着几个国际杂技新贵

占据绝对优势，逐渐形成一种影响和主导

潮流的样式，中国杂技最初出现在国际舞

台上给西方观众带来的新鲜感慢慢消退。

中国杂技在国际杂技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在

悄然地发生变化。

参赛过程：
从金牌到银牌的无奈

今年 1 月 27 日至 30 日，在法国巴黎十

二区的万森大森林何伊草坪公园里，一个

马戏大篷成为第 32 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

节的赛场。这是一个行内公认的以创意为

主的国际赛场，赛事分为 A、B 两场打分制，

每个节目每场满分为 50 分：其中技术 20

分，艺术 20 分，观众反应 10 分。来自俄罗

斯、加拿大、中国等 15 个国家的参赛团体带

来了 24 个节目。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军区战

士杂技团艺术指导宁根福被邀请担任评

委，并带领中国杂技团的《揽梦擎天——摇

摆高拐》和福建杂技团的《圆——绳技》两

个节目参赛。这一次犹如坐“过山车”的参

赛经历，让宁根福内心是五味杂陈。

宁根福回忆《摇摆高拐》的比赛过程时

说：“这是一个尚未在国内舞台展示的节

目，技术难度大、节目样式新颖，尤其是道

具带来的‘摆顶’技巧的创新。我预想这个

节目将给中国杂技界创造一项全新的杂技

行当。”果然，《摇摆高拐》一亮相就引起了

强烈反响，现场的观众是边跺脚边鼓掌，甚

至有外国艺术家在表演结束后聚在中国杂

技团旁边揣摩道具的奇特之处。首轮比赛

结束，评委们一致给《摇摆高拐》打了高分。

但在第二场比赛时，分数遥遥领先的

《摇摆高拐》遭遇了滑铁卢。在没有出现

任何失误、表现完美的情况下，多数评委

突然把分数降下来，这个公认的好节目屈

居第二，只获得了银奖。获得金奖的节目

是瑞典马戏团的《女子秋千》。“明日”赛场

的评分标准历来只按节目得分的高低排

列顺序，不能超越也不能调动。宁根福见

证了整个赛事的峰回路转，虽有质疑却无

法改变。

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主席阿兰·巴

士里却十分肯定《摇摆高拐》的表现。他在

与本届组委会成员紧急开会研究后，决定

将本届杂技节唯一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奖”授予中国的这个获得银奖的节目。他

说：“打分评选金、银、铜奖是评委会的事，

但我有授予哪个节目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奖的权力。本届组委会一致认为《摇摆高

拐》是本届赛场中最精彩的节目，获奖当之

无愧。”

得到银奖的节目被认为是最精彩，折

射出“国际杂技话语霸权”的隐隐形成。

本届评委会的 10 位评委，除了来自中

国的宁根福，其他评委主要来自加拿大、

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而其中大部分评

委又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加拿大马戏

团有过合作或有合同关系。似乎正是因

为有了这一层关系，评委们的打分表现出

一种倾向，即太阳马戏团的参赛节目或者

由 其 提 供 指 导 的 节 目 都 较 容 易 获 得 高

分。本届获金奖的瑞典节目正是由太阳

马戏团的编导编排的。

欣赏品味：
国外观众看重创意

从参加各重大国际杂技比赛的实践

看，我 国 的 杂 技 参 赛 节 目 一 般 技 巧 难 度

大。一个节目有的要磨炼好几年，有的甚

至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发展。但是，这样的

节目在国际赛场上并不一定都能取得成

功。中国的杂技表演中的高难技巧，有时

候外国观众并不认同；而一些注重艺术第

一、技巧第二的外国节目，崇尚娱乐、幽默、

时尚，表演轻松流畅，演出中时时挑动观众

的激情，这类的节目虽然投入练习的时间

并不长，却往往凭借表演的优势在观众中

反响强烈。这中间就是新颖的创意创造了

价值。

天津杂技团团长侯泉根多次被邀请担

任国际赛事的评委，他认为：“在创新意识

上，中国杂技同外国相比还是比较薄弱，太

过于重视在编排中在技巧上下工夫，刻意

加大技巧渲染，而忽视了与观众的互动；喜

欢用震撼来征服观众，而不是讲究打动、感

动观众。最终的效果是，我们是技巧展示，

别人是艺术表演。我们可能征服了观众的

眼球，别人却征服了观众的心灵。”

“现在国家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战

略。要想以品牌的形象‘走出去’，就要适

应市场，就要关注国际杂技的发展趋势，就

要对世界杂技节形成的杂技艺术价值观进

行深入研究，充分认识外国观众的欣赏习

惯和审美需求。”长期关注国际赛事的文化

部艺术司原副巡视员李延年表示，“应该迅

速培养出属于中国的具备国际视野的杂技

策划创意和杂技编创人才队伍。仔细研究

掌握每个国际赛场过去拿到奖项的节目类

型、创新点，对借鉴他国艺术形式的节目创

新方式等进行分析。在文化‘走出去’的潮

流中，中国杂技艺术比起其他姊妹艺术历

来更具备优势，具备更易于为各国文化所

接纳的条件。我们应该不断吸收世界文化

的资源和现代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新元素，

了解趋势、把握方向，适应国际市场和国际

赛场的新变化，让中国杂技艺术被更多的

人认可和接受。”

这也部分点出国内业界对国际赛场了

解的匮乏。除了对国际观众欣赏口味上的

理解偏差，国内杂技界对国际比赛的标准、

评委也了解不多，甚至往往出现国内参赛

队伍“鹬蚌相争”的情况。

李延年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杂技界

忽视对世界马戏行业的了解和沟通，对世

界重大杂技赛场不断发生着变化的特点和

艺术风格了解不够，对各国的参赛节目内

容、技术难度，节目表演的人数、现场观众

效果等情况掌握得不够清楚，对自身节目

的宣传准备不够，大大削弱了参赛作品在

国际平台上应有的影响力。事实上也是主

动放弃了部分话语权。”

“特别还要看到的是，今天我们参加国

际杂技比赛，取胜的因素并不只是靠杂技

节目的过硬技巧的展示，往往是多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的问

题考虑不周全，哪方面的工作缺失，都会给

参赛的中国节目获奖带来不利的影响。比

如，多年来，我国参与国际杂技比赛，原则

上只有一个评委，在欧洲国家评委面前只

能是少数，势单力薄。现在看来，这种情况

还将继续下去。加强中国杂技界人士和国

际杂技界人士的艺术交流和感情沟通是当

务之急。”宁根福表示。

“国内参赛队伍之间互相沟通不够，导

致中国队伍在一个赛场上互相之间激烈竞

争，也会分散评委的投票。”李延年说。

业界自省：
引导创新寻找商机

我国杂技节目的国际获奖档次逐年降

低还有一个原因：新作品少了，搞艺术创作

的人少了，导致可供赛事挑选的新节目数

量在逐年减少，与此同时，国际赛事项目却

丰富了。“能数过来的有 7 个左右上档次的

国际赛事，比如莫斯科、布达佩斯、蒙特卡

洛、巴黎等。假如每一个赛场需要两个中

国节目，7 个赛场就要 14 到 15 个节目，那么

就至少需要在 30 多个节目中进行选择。然

而，这几年中国杂技不仅每年精品节目的

创作数量总数上在减少，从业人员创作欲

望淡薄了。能达到《芭蕾对手顶——天鹅

湖》这样世界公认高水平的节目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了。”中国杂技家协会外联部负责

人宓鲁说。

杂技的编创，必然涉及节目和道具创

新，而这背后是上千万元的创排经费的支

持。“没有政府前期创排经费的支持，小团

根本无力去投入创作。现在很多团因为没

有创作经费的投入，只能靠低端市场混口

饭吃，已经没有精力去投入比赛、搞创新

了。没有新创作，也就无法参与到国际赛

场的选拔中去。”中国杂技团副团长孙力力

说，现在杂技精品难出的最大问题还是经

费不足，这也导致国内杂技精品越来越少。

“有些杂技团不愿意投入经费搞创作，

这恰恰是与发展相违背的。应该拿出钱来

搞研发和创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问

题，否则，未来中国的演出就很难进入国际

主流市场，只能低价售卖。”宓鲁说，“无前

期投入、无市场影响、无高价回报，便将形

成恶性循环。”

“ 好 节 目 既 不 会 缺 赛 场 也 不 会 缺 市

场。”这是业内人对杂技的一个共识。近年

来，中国杂技团的《空竹——俏花旦》、《圣

斗·地圈》、《纳海弄潮——绳技》、《揽梦擎

天——摇摆高拐》这些在国内外赛场上连

连获得大奖的节目总会在第一时间有演出

商闻讯而来签订演出合同。而据统计数据

显示，2010 年我国杂技节目的出口创汇占

国内出口演艺产品 85%以上。

国外同行已经开始同时看重金牌和商

机。“以前外国的参赛者重视在国际赛事中

与演出商签订合约、占有演出市场份额，这

一目标现在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从目前

的比赛来看，国外马戏参赛者不仅看重合

同，也非常看重得金牌。他们正在把影响

力渗透到市场、赛场等方方面面。”宁根福

说，相比之下，中国团队参赛更重视夺取奖

牌。他觉得，中国的杂技团队在“为国争

光”参赛时，也应重视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国外马戏参赛者日益增强的夺牌意

识的背后，是凭借金牌所获取的更高的报

酬和更大的市场。因此，在今后国际赛场

争夺杂技金奖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宁根

福说。

组织参赛：
从统一选派到商业指向

回顾近 10 年来中国选拔杂技节目参加

国际赛事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

一个转变：从由国家统一组织选派参赛节

目的选拔方式，向由中演公司、演出经纪人

以及赛场直接挑选等多渠道选拔方式转

变，赛场直接选拔越来越发展为主要方式。

2006 年之前，文化部相关司局一起负

责组织选拔参加国际杂技比赛的杂技节

目，对这些节目进行短期的调整训练之后，

再统一组队参加国际比赛。2006 年 6 月，文

化部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对出国参加国际

艺术比赛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通知》。

按照“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

管微观为主向管宏观为主转变”的指示精

神，从那时开始，杂技实现从以政府派团为

主到通过商业渠道“走出去”为主的国际参

赛模式，完全实现了杂技商业化和市场化

的转变。通知规定，由于杂技的商业价值

明显，文化部将不再对参加国际比赛的节

目给予经费支持。

曾多次担任国际赛事评委的广州杂技

团团长曹建平介绍：“国际赛场的特点都非

常的鲜明，比如说蒙特卡洛的比赛就比较

重视节目的技术强度，而且会根据自身赛

场的特点选择一些技术过硬、质量高的节

目。以前国内在统一选派节目的时候会有

一些主观考虑，往往忽视了市场的需求。

随着选派形式开放之后，特别是这几年来，

在国内的赛场和艺术展演活动中，可以明

显地发现很多国际赛场会专门派人过来看

中国的节目，然后选择有意思的、符合他们

标准的节目，直接邀请参加比赛。赛场具

备自主权选择权后会挑选不同的院团，院

团也有机会在赛场上通过交流，提高自身

的艺术水平。”

孙力力对此也深有感触：“目前国际杂

技赛事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大

赛场已经不是我们给什么节目他们就要什

么节目的阶段了。”

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文化

部让杂技自己走市场，让杂技团自己在创

作、参赛过程中检验自己的市场价值。这

个政策在今天看来，对中国杂技先走向国

际赛场再走向国际演出市场，对缩短‘由精

品变商品’的过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

作用，培育了‘为市场而创作’的理念。而

这正是目前中国杂技与国际演出市场接

轨的薄弱环节。”宓鲁介绍说，20 多年来他

一直参与带领中国杂技团体参加国际赛

事，熟悉多个国际主要赛场的情况。他认

为，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是推动中国杂技参

加国际比赛的动力。“以前政府提供经费

参赛令院团没有负担，因为前期投入的无

忧，也就没有对后期产出的顾虑。倘若变

成自己投入创作，需要考虑是否有市场回

报、能否赚钱，就会促使杂技团的观念转

化，开始思考如何让商品更加市场化，有

更大的价值。”而获得过金奖的节目是最

好的金字招牌。

国际赛场接连折戟 国内资源逐渐减少

杂技“走出去”：夺眼球更需夺心灵更需夺心灵
本报记者 李 琤

以高难度著称的中国杂技因没了新鲜

感不受国际市场追捧，西方评委过多导致

国际赛场上金牌旁落……说起来，还是中

国在国际杂技界的发言权不够。

这或许是一种无奈。当中国杂技以各种

高难度技巧席卷西方的时候，我们没有从繁

荣中看到危机：拿金牌是一切吗？拿了金牌

后的市场推广呢？在众多的金牌和演出中，

我们是否成功地输出了中国杂技的审美？

现在看来，似乎不够。西方评委、观众

在惊艳之后，新鲜感迅速消退，审美疲劳之

后对中国杂技也越发挑剔了：技术分高，艺

术分可以低吧？然后，金牌节目拿了银

牌。在我国，看重技术难度忽视艺术美感

的景象在很多表演性竞技体育项目中屡屡

见到。究其原因，还在于我们在此类项目

中增加“文化软实力”的意识不够。

这种“软实力”，是中国文化元素对主

流审美观的影响，是在该行业树立中国流

派的成就，是在征服眼球的同时征服心

灵。一如东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在

世界哲学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贴近、影响他国审美并不尴尬，也不艰

难。李小龙在西方电影银幕上成功塑造的

中国功夫形象，在美国人拍的《功夫熊猫》

中被颠覆：中国功夫拥有深奥的哲学内涵，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拳拳到肉。这个过程，

经历了成龙、李连杰对功夫的诠释，经历了

张艺谋、冯小刚等的中国电影探索。西方

人对中国美学的认可和颂扬也有一个长期

的过程，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学习、理解、运

用。这是中国艺术界还需要努力的。

而且，艺术的美感是世界通用的，借

鉴、改造是容易踏上的途径。前段时间

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或许给我们一些启发。2003 年在德国斯图加特

举办的国际标准舞大赛上，16 位来自摩尔多瓦国标舞团的舞蹈家采

用多首中国流行歌曲当背景音乐并荣获冠军。而花滑组合申雪/赵

宏博的经典曲目《图兰朵》加入了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旋律，也让西

方观众如痴如醉。

这种对艺术美感的追求当有特色，而非单纯模仿。中国拥有丰富

的文化资源可供提炼进行艺术创作，形成中国风格的杂技表演艺术是

可行的。西方杂技的幽默、轻松根植于他们对杂技的理解是娱乐，那么

中国杂技的唯美、震撼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吸引世界观众。拥有了艺

术特色，就将稳稳占据国际市场。那时候，银奖也许就变成了金奖。就

像《功夫熊猫》，也有着西方人独有的对“孤胆英雄”的理解。

在推广中国气派的杂技时，我们要更看重国际赛场的效应。集聚

了行业顶尖人士的国际赛场是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场合，影响这个场

合便能够呈几何级数地影响他们周边的人群。在这样的场合更加强势

地影响西方的审美观，再逐渐增加我们的话语权，当是稳妥的做法。

当国际杂技界出现了“中国流派”，那么中国杂技的地位就上升了，

中国杂技的参赛机会、评委人数、话语分量将大大超过以往。我们现在

的尴尬境地将有所改变。

花样滑冰本是由西方舞蹈演化而来，此前不用中国音乐甚至东方

音乐，但申赵组合还是将中国艺术的影响带到这个舞台并被认可。本

身拥有一定地位的中国杂技，当然也可以做到中国艺术和中国技术的

结合。那样，拥有自己技术风格和艺术风格的作品，也就能让西方主流

认可并颂扬。

金
牌
也
需
文
化
软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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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东方的天鹅——

芭蕾对手顶》剧照。

山东省宁津县杂技艺术学校是山东省唯一一所县级杂技艺术专业学校，反映着中国杂

技后备力量的发展。图为孩子们在训练。 （资料图片）

2009 年第十二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大型广场公益演出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上演。美国基石公司的演员们为群众表演

气球服饰秀。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中国杂技团的杂技《揽梦擎天——摇摆高拐》剧照。


